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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应骑教授向重庆大学博物馆捐献了满满一

馆的赝品被全国舆论猛批，也算是还了天地间一

口正气。但“重博”当初对这些赝品一点都看不出

破绽吗？不是我说风凉话，外行如我一见那尊宝蓝

色的女俑就应该起疑：唐朝哪有如此惊艳夺目的高

温钴蓝？！报载“重博”开馆展之日，多个藏家“进

去没几步就赶紧出来”，大概实在是“不堪卒读”吧？

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是“侮辱公众的智商”。

何时开始，类似的文博界的“荒诞”与“瞎扯”

越来越大胆、越来越无所顾忌了？结论是，公众

的智商没问题，但公众的“默认”有问题！

我有一个朋友，从没在专业

刊物发过文章，只不过到长平之

战的旧地和成皋之战的故址转了

转，然后现场捧些破砖烂瓦拍几

段视频几张照片，便美其名曰“野

考”，回来后连续在几张老年报

或社区报发表了文章，内容无非

在前人的破故纸上抄抄弄弄，就

成了“战争历史专家”和“战场

野考专家”了，到处以“学者”

身份示人，时间一久，便“学者”了；还有一个朋友，

有点钱，爱书法，但那书法破得从来不敢在我等

眼前晃，可几年没见，忽然拿一本书画集示我，

正规出版的，打开一看，真有几个名家，再细看，

朋友的书法居然也跻身其间，上海话说法是“轧

勒里厢”，那些个字怎么看都是贼眉鼠眼，胁肩

谄笑的烂相，竟然也堂皇地面世了，我不禁暗暗

嗟叹，编辑眼睛是瞎的？出版社有没有责任？有

关报纸还为之刊文暖脚，这世道还真瓦釜雷鸣了

不成？

我没吱声。他是我的朋友。我也默认了。不久，

他成了上海书法家协会会员，其“翘脚字”因为

挟书协自重而大模大样地展出。公众更因为他的

书法展而默认了，这个字，就要它“翘”，你能

翘得如此有天趣吗。

但最厉害最大胆的还是我那专门鼓吹旧瓷的朋

友“大明”。大明的“文博自信”已经狂悖到令人发

指的地步，那天跑到我的屋里，指着我一大堆旧瓷（我

儿说法是一大堆‘丐帮用品’）说，我早说了，这些

东西价值不菲！跟你说过多次了，那“白釉黑花芍药

纹瓶”是金的，磁州窑！这个天青釉笔洗是汝窑的，

那个月白撇口瓶难道不是南宋修内司官窑的吗，喏，

这对茄皮紫擂座水盘绝对是钧窑，南宋钧窑！

“你为什么不敢相信呢，”他瞪着布满血丝

的眼睛问，“为什么呢？！只要你说‘对’，社会

就默认！”

我被吓坏了。我的瓷器知识

发蒙于沈嘉禄兄，虽没再跟他往

深里学，但晓得一些鉴赏ABC，

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圈足、胎骨、

器型、款识、釉色、落款……要

确认一个东西“对不对”，有很

多综合考证的要素，圈内高手一

向强调“小心求证，谨慎确认”，

照他大明的说法，我那些“丐帮

用品”不是到宋就是金元，光“汝

窑笔洗”就价值连城，那我干嘛还不去南太平洋、

去密克罗尼西亚买船买岛买女佣呢？

我心里比谁清楚那都是高仿的，因为仿得好

而地摊里淘来的，摊主甚至对我和盘托出，那就

是他家烧的！

可大明还是一口咬定：前代遗珍，贵不可言。

摊主没文化，农民之言不可信。多少官窑，民间蒙尘！

事实上，凭着他的狂悖的执拗与惊人的自信，

交大与清华的有关专业还真的请他开过讲座呢。

从“重博”赝品自信到大明的“古瓷自信”，

骨子里我敢说就是一个利，只要你自信到狂悖，

市场就默默对应。

是这样吗？！难怪都不肯说个“不”呢？！

但重博被怼，说明公众已经受够了。

子姑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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